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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身份证引发的通缉令

19岁女孩
被关的11个日夜

早在2008年就被义乌警方网上通缉

有朋友拿着她的身份证在网吧登记上网后，警方发现，此身份证的主人正是浙江省
义乌市警方追捕的犯罪嫌疑人。接到警察要她到派出所走一趟的电话时，林贝欣对朋友
充满埋怨。

在广州打工3年，林贝欣从未与警察打过交道。警察告诉她，早在2008年，她就涉嫌
盗窃罪，被义乌警方网上通缉。

林贝欣一再申辩，她从未到过义乌，也没参与过盗窃，可没人相信她。
警察将其双手铐在背后，送到看守所，并于第二天告知义乌警方。在与警察的对答

中，林贝欣似乎明白了，自己之所以涉案，与以前丢失的一张身份证有关。
在看守所的第一夜，她躺在一个空铺位上，几乎未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发现裤子上

的金属拉链和纽扣全部被剪掉。其后的几天，她的裤子一直没法系，随时得用手拽着。
白天，她被安排给大家洗碗、打扫卫生间，“这是里面的规矩，直到有新人进来”。

她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老老实实过活，却因丢失一张身份证而遭遇无妄
之灾。

11天内，辗转两地警局，被讯问，被羁押，被移送。我们能还原的，是她的
经历；我们难描摹的，是她内心的惊恐与无助，以及将影响她未来日子的阴影。

丢失的身份证被窃贼用来开房

7月18日，二姐林龙腾打电话告知远在陆丰老家的母亲，一定要去派出所找到林贝欣
补办身份证的记录，并开出证明。

7月21日上午，林龙腾与从老家赶来的奶奶和母亲一道去了带走林贝欣的派出所，交
给警察两份证明。警察说：“我们只是协助义乌警方办案，放不放人是义乌的事。”

“71岁的奶奶和50岁的母亲当场跪下，求警方让我们见一面贝欣，来来往往七八个警
察，没一个上来扶的。”林龙腾说，最终她们也没能见到林贝欣。

7月22日上午，义乌警方终于来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程，林贝欣被带到义乌。
“路上连吃饭上厕所，他们都不给我解开手铐，更不帮我遮掩，好多人都看到了，我觉

得很丢脸。”林贝欣抽泣着说，这期间，她的裤子始终没有拉链和纽扣。
到达义乌时，是7月23日凌晨，警察直接带她到一个房间做笔录。林贝欣这才得知，

自己 2007年 7月丢失的身份证，被窃贼用来开房了。这些窃贼被当地警方抓获后，指证
林贝欣是盗窃团伙中的一员，涉案金额5000元。当地警方根据这些口供，在网上对她发
出通缉令。

当天下午，在她的一再央求下，警察终于同意她与二姐通了电话。晚上，她被安排
到一家宾馆，不用戴手铐，有两名女警看守着。此时，警方已初步判定林贝欣没有作案
嫌疑。

警察送来一部手机和2000元补偿金

7月26日，看守她的女警告诉她，很快就能回家了，问她有什么要求。林贝欣说想买一
身衣服。在女警陪同下，林贝欣上街选了一件粉色T恤、一条深蓝色牛仔裤和一双黑色休
闲鞋。花了200多元，警察付的。

次日，警察送来一部“功能最简单”的诺基亚手机和2000元补偿金。林贝欣收下了手机
和100元零用钱，拒绝了那2000元。同时给她的还有3张纸，分别是“监视居住决定书”、“解
除监视居住决定书”和“撤销案件决定书”。在最后一份文件中，警方查明她“没有犯罪事实”。

警察向她道歉，并告诉她，如果她有不满，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他们希望我不要怨他们，说指证我的人才最可恨。”林贝欣说，当晚警察送她到机场，

路上一直解释，希望她谅解。林贝欣发现，路上一直有人拿着摄像机给她录像。
在广州机场，林贝欣成了焦点人物。一直有闪光灯对着她闪，还有记者上来问各种问

题。她顾不了这些，抱住妹妹痛哭。

“别人指指点点，哪个公司还会要我？”

重获自由的林贝欣，回到广州后几乎不出家门，“怕别人说三道四”。她拒绝见陌生人，
对媒体也一言不发。

“她性格本就内向，平时下班回家就是看电视，很少说话。发生这事，她一下子接受不
了。”林龙腾说，7月31日，广州律师温小兵主动找来，希望为林贝欣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林家姐妹接受了这份援助，她们希望通过律师的帮助，能让义乌警方公开道歉，同时提
出国家赔偿。

“算下来，林贝欣只能拿到1500多元的国家赔偿金。对一个女孩来说，造成这么大的
伤害，这点钱能弥补什么？”温小兵反问。

在网上，很多丢过身份证的网友直呼：“我会不会成下一个林贝欣？”这样的担忧并非没
有依据。据了解，类似案例已出过不少。

现在，林贝欣不关心这些，这个初二就辍学的女孩，最担心能不能找到工作。
她家姊妹7个，6女1男，最小的妹妹和弟弟还在读书。父亲于2008年因肝癌去世，家

里还欠了一堆债。大姐已经出嫁，家里的一切开支，全指望在广州打工的4个姐妹每人每
月1000多元的工资。

“别人对我指指点点的，哪个公司还会要我？”林贝欣偶尔会冒出一句话来，但都是哭着
说的。 据《中国青年报》

到广州打工到广州打工
后，林贝欣和姐姐后，林贝欣和姐姐
一直住在这个不一直住在这个不
足足2020平方米的小平方米的小
屋里。下班后，这屋里。下班后，这
台台1414英寸的英寸的电视电视
机就是她的朋友。机就是她的朋友。


